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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汉剧艺术传承发展中的李仙花

作为清代以来进入岭南的“外江戏”的

遗存剧种，广东汉剧与孕育成长于江汉平原

的湖北汉剧等剧种同源一脉，是皮黄声腔在

岭南地区流传颇广的一个剧种。随着清代以

来客家人族群意识的发展，广东汉剧被看作

闽粤地区客家人的代表性剧种，广泛地流播

于海内外客家人的生活中，与广府人传承创

造的粤剧、潮汕人传承创造的潮剧，并列为广

东三大剧种。作为广东汉剧的当代领军艺术

家，李仙花得到广东汉剧名家梁素珍的亲传，

并广泛地向京、昆大家求学，系统全面地掌

握了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的精华，不但于

1993 年成为广东戏曲界中第一位获得梅花奖

的女演员，而且于2000 年成为广东戏曲界第

一位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李仙花在广东汉剧

经典剧目和新创作品《蝴蝶梦》的表演中，技

艺日臻成熟，之后不断地通过新创剧目如《白

门柳》《金莲》等，将广东汉剧革新之路予以延

伸，积极推进了广东汉剧在新世纪以来的传

承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广东汉剧从偏居

一隅的梅州，逐渐地在全国戏曲大舞台上产

生艺术影响。

成功的戏曲创造必须基于对传统的掌

握。李仙花对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的推陈

出新，来自于长期在基层的艺术演出与舞台

磨砺：10 岁进入梅州戏剧学校学习，之后进

入广东汉剧院一团工作，经过20 年的继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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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掌握了广东汉剧旦行艺术的丰厚遗存。

广东汉剧中的《百里奚认妻》《打洞结拜》《丛

台别》《齐王求将》《林昭德》《盘夫》《贵妃醉

酒》《宇宙锋》《状元媒》《秋胡戏妻》《玉堂春》

《西厢记》《十五贯》《别洞观景》《审头刺汤》

《王昭君》《徐九经升官记》等传统剧目、移植

剧目，《包公与妞妞》《花灯案》等新创剧目，

以及《园丁之歌》《一袋麦种》《半边天》《苗岭

风霜》等现代戏中的女性形象，都被李仙花演

绎和再现。丰厚的艺术积累和舞台实践，不

但让她多元地把握了花旦、青衣、武旦等旦

角行当，而且在广阔的艺术舞台上，取法京

剧、汉剧艺术正统，来提纯广东汉剧的艺术内

容。她在中国戏曲学院求学期间，向京剧名

家宋丹菊老师学习《改容战父》，在椅子功、翎

子功、云步、圆场等技法的娴熟把握下，用高

难度技巧的前探海、穿椅僵尸下腰、勾椅等动

作，塑造出万香友这个将门之女的艺术形象，

柔情似水而又英气逼人。她和王小蓉老师挖

掘整理的《阴阳河》，复原传统的扁担功，通

过肩、颈、手对于担子的平衡控制，将唱、做、

表、舞的综合表演熔为一炉，成功塑造了游走

在阴阳两界的李桂莲形象。同时她向昆曲名

家梁谷音、沈世华等参学，转益多师，技艺日

进。特别是1993年获得梅花奖之后，她进入

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习，

成功创作演出广东汉剧《蝴蝶梦》，并且与京

剧名家李宏图携手，探索“京、汉两下锅”的形

式，以京剧与广东汉剧同台合演《蝴蝶梦》，在

京剧严谨规范的艺术体系观照下，凸显广东

汉剧艺术的古朴风格，也进一步淬炼广东汉

剧的舞台语言、表演范式。这种深挖京、汉传

统而扩容剧种艺术体量的实践，是所有杰出

的戏曲艺术家共有的成功之道，也是最能体

现戏曲艺术有序传承的成功之法。

二、李仙花在《蝴蝶梦》中的创造与突破

毫无疑问，《蝴蝶梦》是广东汉剧里程碑

式的作品，李仙花通过她对旦行艺术的成熟

驾驭，精美地完成了对这部作品的华丽表达，

也让这部被其他剧种展示过的剧目以及这个

被众多剧种演绎过的题材，达到了至美至高

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戏曲在化腐朽为神奇

的题材转化中的一部精品代表作。

《蝴蝶梦》美在何处？高在何处？当然离

不开剧作家的文本创作。盛和煜先生以鲜明

的剧诗风格，将历来横加在该题材女主人公

田氏身上的所有道德教条，进行了自我反观

和外部审视。剧中的庄周因为少妇扇坟，萌

生了对妻子田氏的试探，一个从心而起的念

头，通过自身死亡的方式，幻化出了一段惊心

动魄的经历，道法自然的庄周用最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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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李仙花在广东汉剧《宇宙锋》中饰演赵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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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同时也展现着文化个体无法逾越道德

身份标识而付出的生命代价。

因此，剧终之时，随着田氏与庄周的相

互审视，相互告别，在彼此回望而又决然离去

的时候，那个瓦盆突然破裂喊出了一声“咦”，

将人性中的情、欲、理之间分不清理还乱的状

态，做了最具调侃、也最具理性的质问。当观

众在完成剧场审美后，对着这一声质疑，走出

剧场进行不停的讨论时，这部具有深度艺术

哲思的作品，其实早已超越了戏曲娱乐欣赏

的边界，走进了普通观众的生活中，走进了他

们进行生命自我观照的精神拷问中。这正是

广东汉剧《蝴蝶梦》从剧作家那里获得的最具

现代质感的审美高度，这也是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中国戏曲致力于人性主题的表达中，用

纯粹的艺术形象与戏曲创造，对一个时代的

文化命题进行的高级回应，它显然超越了传

统戏中的“大劈棺”，也超越了这个题材进入

现代社会以来进行的诸多改创。

在《蝴蝶梦》中，李仙花一人分饰两角，

几乎不露痕迹地呈现出了两个个性、气质与

命运走向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在《扇坟》一场中，以花旦应工的扇坟少

妇，在一悲一啼间，始终透露着女性本来的娇

媚柔美。那种纯然天成的个性，在她初次出

场时，通过细密轻蝶的云步和静若玉山的身

段，展现出一种袅娜与自信；而一把纨扇间闪

出的窥视与观望，又以俏丽的神采，活脱脱地

流宕出女性不可遏止的天性与洒脱。因此，

在一席孝服的包裹下，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

方法，试探出了自己人性里最不自然的行为

悖论。而心如止水的田氏在楚王孙的温柔照

拂下，萌生了对于男性更加丰富的体认，为了

营救病急的楚王孙，一把利斧劈开了庄周的

棺椁，劈醒了自己出于生命本能的自性追求，

同时也劈醒了庄周看似恬淡超然的道德伪装。

人性的天然状态本该就在鼓盆而歌中走向彼

此自立，但却在瓦盆骤然的破裂声中，呈现出

了田氏、庄周彼此相对、却又走不出夫妻伦理

道德束缚的尴尬与无奈。

剧中的扇坟少妇与劈棺田氏，生活环境

有很大不同，生活定位亦有很大不同，但同为

女性，同有女性的欲望与追求。剧中翩翩楚

王孙与巍巍庄夫子，本身就是庄周虚实幻化，

互为影像，又各为表里，他们在人性相通的认

知中，既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也呈现

出个体对于自我与世界共有的自觉自省。当

然，剧中的庄周与田氏同样互为影像，在人之

为人的生存本性中，虽然男女殊途，但却经历

了自我蒙蔽、自我发现与自我觉醒，他们面对

道德伦理，既想独立而又难以摆脱彼此羁绊

的困惑，正是剧作家对于时代转型之间的男

女关系至为真实、至为深刻的剖析。在这部

作品中，不会因为田氏由人性的蒙昧到清醒，

而给予她“女权主义者”一般的标签；也不会

因为庄周从哲理的证悟到沉沦，而给予他“封

建夫权”一般的批判。相反，剧作以最大限度

的生命认知，将这种男女关系上升为对于人

所依存的文化困境的一种隐喻表达，既展现

着生命本能意志突破文化限定而进行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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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性本真的状态，展现着属于她的天然之

美。在汉剧音乐的行弦伴奏中，李仙花通过

手、眼、身、步的移转，在鼓板的节奏中，在一

把纨扇的舞蹈中，以无声的造型变化，塑造出

了不因身世凄凉而有所改变的青春女性形象。

这段出场表演在【西皮导板】“快步匆匆往前

赶”之后，以极尽渲染的做工，转接到了【西皮

二六】“青春佳人着缟素。往日郊外来踏青，

今朝执扇在坟头”，在面对孤坟而喊出的“夫

啊，你撇得奴家好苦啊”的叫板后，唱出了旋

律优美的【西皮原板】“原以为恩爱夫妻偕白

首，谁料想你半路之上把我丢”一段唱腔，将

遵守伦理捆绑而人性难以收束的气质特征，

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在短短几分钟内刻画

出了扇坟少妇经历失偶后对于人生寄托的所

思所想、所怨所盼。

在庄周帮助她扇干坟土的前后，她从稍

显庄重沉郁的状态中，通过逐渐熟络的沟通，

以佻达的语气询问庄周是否需要续弦，并且

取笑他“家中有一个扇坟的”。此时的李仙花

只是通过身形的半蹲与侧转，在眼神顾盼轻

瞟之间，就完成了她对于世理人情的感通，以

真实的生活情态来展示少妇不可遮蔽的女性

情态。而后面对扬起的干燥坟土，在短暂愣

神之后，以眼珠快速的左右转视，既表示清理

尘土后的生理反应，也传达出心理期待骤然

实现后的放任与欣喜。此时的她单手扯下翘

起的孝鞋，在灵动的身姿翻转中，除去头上的

孝带，并用花旦特有的耸肩抽袖和花梆子碎

步，通过在台口的两次表演，展现出少妇欣喜

过望后的轻狂和放浪。

这种通过花旦行当的特有程式来塑造人

物的方法，固然是对传统青春女性的一种普

遍表达，但在这一系列轻巧圆熟的表演后，随

着少妇即将走入台后时，突然间回身面向庄

周深深叩拜，深情郑重地喊出“多谢先生”，并

以悲情的起身和具有力量感的欠身动作，表

达放弃既往生活后的释然，这就呈现出了这

个少妇深沉的情感基调，显示出与同龄女性

完全不同的身份背景。而面对庄周递过的纨

扇，她微笑地一推，马上转身回视，在由慢渐

快的脚步挪移后，以快碎步带动两手虚拳的

抡转，展现少妇奔赴新生活时自由而急不可

耐的状态。极其夸张的动作，完全不同于此

前的生活情态，而将其内心世界通过动作做

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应该说，同一个少妇，在

李仙花动用花旦技巧来塑造的时候，或者取

诸生活，或者诉诸夸张，都始终围绕着少妇在

扇坟前后过程中的不同情感状态，游刃有余

地实现了这个人物在个性气质上的渐次变化。

这种适用行当而又契合人物生命动感的表演

方法，显然让具有模式化倾向的行当艺术，真

正化在了演员身上，转变成为具有人性韵律

的动态形式，达到了演员、行当与形象的相融

无碍。

李仙花通过对扇坟少妇的创作，将花旦

行当表演赋予了丰富的人性表达，显示了她

对青春女性完整的个性把握，也超越了花旦

行当技术层面的程式规范。

李仙花用花旦行当塑造少妇之后，紧接

古调仙声：广东汉剧艺术家李仙花的旦行表演艺术



/艺海杂谈 / 682020年第11期

在“心如止水无欲求”的自我表达里，她意外

地看到水边的小花，以照影自怜的贪爱，本能

地将花摆弄在自我陶醉中，“这一朵小花儿怎

地这么香”的感慨展示出她根本无法压抑的

青春企盼，她在左右扫视后，偷偷地沉浸在人

面与小花相映成趣的自我慰藉中。在一段只

有十数句的唱腔中，李仙花从随顺阴阳的表

面枯槁，演出了春水微皱后的内心波澜，让这

个人物从出场就显示出了表里有别的矛盾。

她的礼法恪守是真诚的，她的天性展露是本

能的，这种错位也必将带来最终的人性舒展。

这个活生生的独特性，正是李仙花为田氏做

出的重要诠释。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田氏”的定位，她面

对世俗的姜婆婆，体现出一副凛然高贵的从

容，在面对令人尊敬的庄周时，则是一副以弟

子礼仪而出的恭谨，但是真正到了夫妻关系

中，她才释放出女性该有的做派。面对那把

撕毁的纨扇，李仙花采用青衣的本工表演，通

过一套二黄对唱的展开，将她对生死、对守节

的情感态度充分表达出来。这种比较短暂的

本色展示，到了【二黄慢板】“那妇人捎来了这

柄纨扇，搅得我古井水微起波澜”，已经完全

是青衣行当所要诠释的本色的女性个性。尤

其是楚王孙出现在生活中后，身着素服的田

氏更加展现出成年女性所具有的成熟，她与

楚王孙的对答接应，完全是师母与弟子之间

的通达。

李仙花这种准确的形象定位，来自于她

对旦行艺术娴熟的驾驭和超越。在塑造鲜活

着在《毁扇》中则以青衣应工来展示田氏的庄

重沉稳。如果说扇坟少妇是以佻达俏丽的身

形体态，来渲染不被孝服遮蔽的天性，那么

田氏则是将微微悸动的内心，包裹在青衣素

服中，用深沉的吟唱来舒缓久经压抑的苦闷。

因此在悠缓的音声伴奏中，田氏正襟而出，在

保持青衣行当的沉稳身段中，加重了对其恪

守庄子师教的渲染，这个出场不是一般青衣

的女性体态，而呈现着浓重的庄严肃穆，这正

是田氏身处南华堂、奉行庄周哲学的特有质

感，由此成为田氏这个人物最初的人性定位。

在一段【西皮二六】转【西皮慢板】唱腔

中，田氏吟咏的“又是一年菜花黄，春色撩

人日脚长。南华堂前摘菜根，和风小送畦土

香”，用汉剧缠绵的拖腔，从看似恬淡的状态

中表达出深藏幽微的一点心绪。唱词中的春

色、和风、黄花、土香，都是在静穆中散发着活

力，这种对自然的体悟正与她之后唱出的“池

塘水倒映着淡淡的天光”相契合，成为真实本

心的流露，也是在这样的唱词间，她的身段和

手势陡然显示出了女性特有的姿态。因此，

图2  李仙花在广东汉剧《蝴蝶梦》中饰演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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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氏形象时，她已经将行当表

演化在了形象的成长变化中。因

此，在 接 下 来 的《汲 水 》《成 亲 》

《劈棺》三场戏中，基于楚王孙的

呵护、求婚以及急病，田氏形象

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人性侧面，多

元行当的艺术技法让这个“青衣”

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气质。《汲水》

一场戏中面对楚王孙深夜帮扶，

感慨生命苦况而接到楚王孙递

来红手帕时的方寸凌乱，以及二人同抬水桶

时的默默无语，滑倒青苔后的暗自沉思，田氏

展现的正是闺中女性所具有的娇柔、羞怯、袅

娜，田氏以更加青春的生命风采来回应楚王

孙的温情呵护，此时的表演充满着浓郁的闺

门旦特色。在《成亲》一场戏中，面对红手帕，

田氏心思紊乱，从手中的把玩，到断然扔在地

上，再到战战兢兢地左右环顾而毅然拾起，忐

忑的心态俨然如《拾玉镯》中闺中小女子第一

次面对的情感试探，此时的表演则兼容了小

花旦特有的情态。《劈棺》一场戏中，田氏右手

执斧，左手水袖，利斧挥动，水袖翻舞，在【反

二黄倒板】“顾不得胆儿惊心儿惨浑身抖颤”

衔接紧打慢唱的节奏中，刚柔兼具，文戏武

做，此时用跳脱于青衣之外的调度和排场，结

合碎步、蹉步、跌扑、乌龙绞柱等技法，来强化

心理走向极度时人物性情走向极度夸张的状

态，歌舞身容表演吸收了刺杀旦、武旦的程式

动作。

显然，李仙花在表现田氏这个人物时，基

于人际关系的变化，在青衣行当基础上，跨越

了行当边界，综合性地使用了其他旦行塑造

形象的方法和程式手段，让田氏真正成为一

个内心与行为，从相悖相离到相融相彰的真

实女人，真正挖掘出了在文化传统中被边缘

化了的田氏所具有的人性本真。这样的人物

形象显然是鲜活的。

三、李仙花对于广东汉剧的艺术贡献

优秀的剧本可以成就演员，但没有好的

艺术，演员会因为自身的平庸而泯灭作品的

灵性；同样，优秀的演员也可以成就剧本，但

没有好的文学，剧本同样会因为文本的缺陷

而减弱演员的努力。盛和煜先生在《蝴蝶梦》

中的文心巧思，让这部作品的戏剧文学几近

完美，因此，需要真正有实力的优秀艺术家进

行二度演绎。文学与舞台的相得益彰，才能

实现这部优秀剧作的精准表达。李仙花正是

这部剧作思想深度的重要诠释者，也是舞台

艺术的重要创造者，她用几近完美的人物塑

图3  广东汉剧《蝴蝶梦》剧照

古调仙声：广东汉剧艺术家李仙花的旦行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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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性格定位，在舞台上实现了田氏与少妇

形象的个性变化与情感挥洒，说到底，她用自

己的艺术真正实现了这部戏的现代表达。

《蝴蝶梦》所创造的田氏与少妇两个艺术

形象，应该说是新时期广东汉剧艺术的阶段

性成就，是对黄桂珠、梁素珍等前辈艺术家传

承创造的旦行艺术范式的一次成功再创造。

剧中的这两个人物，既是传统程式手段塑形

而成的艺术形象，也规避了类型化、模式化、

简单化的可能趋向，立体展示出女性形象独

立、饱满和丰富的个性情感，附带着当代审美

所需要的现代立场与品质追求。

通过长期的艺术积累，以及独树一帜的

表演艺术在《蝴蝶梦》中的充分展示，李仙花

已完成了对于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的个性

化创造。她在旦行表演艺术领域中的多元驾

驭，让她面对诸多作品人物时，始终能够游刃

有余地出入于行当与形象之间，在把握行当

艺术规范的前提下，创造着人物形象本该具

有的人性特征。用戏曲本体的艺术手段，将

人物形象作为舞台艺术创造的第一要务，这

成为李仙花延展广东汉剧艺术传统的重要经

验，当然这也让她更加游刃有余地出入于戏

曲表演传统与现代美学追求的艺术边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广东汉剧长期

在潮汕方言区、客家方言区流传，舞台语言的

中州韵和方言白都受到了地方语音的深度影

响，甚至一度出现用客家话来作为广东汉剧

舞台语言的实践。事实上，广东汉剧是清代

进入岭南的外江戏在闽粤地区的遗存，因为

其主体是西皮、二黄、四平调等徽汉声腔，因

此从学术和传统上被看作是与汉剧、粤剧、京

剧等同源异脉的剧种。广东汉剧随着潮汕、

客家等群体在东南亚等地区的流播，其声腔

和表演在海外长期被看作是“国乐”“儒乐”的

重要组成部分。汉剧之“汉”除了标识其剧种

声腔源头之外，还与客家人以汉族为中原正

统的“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客家人的语

言音韵始终保存了汉语正字文读的传统，客

家人的礼仪行为始终保存了礼乐文化传统，

客家人的乐名汉乐，其剧名汉剧，都与其语言

文化和礼乐传统的传承秉持密切相关。这也

让广东汉剧在传承传统时，更容易取法同源

声腔剧种的艺术之长，广泛吸收客家文化之

正，也更容易在中国戏曲丰厚的艺术传统中

完成时代创造。

在这种背景下，李仙花的唱念在京、汉艺

术基础上，将舞台韵白有所提纯，既不用京汉

正韵来取代广东汉剧的韵白，又保证了唱念

相对准确地符合舞台官话的规范，客家本地

人认同是传统正音，而外地人又不因方言影

响而有语言陌生感。特别是舞台散白，取法

京剧京白，融入客家话文读标准，并充分地展

示着戏曲语言所必须的节奏韵律。因此，李

仙花的唱腔与念白有效地处理了客家土音的

干扰，使传统的旋律韵味更趋于干净纯粹，也

让广东汉剧在皮黄腔系统的剧种中，在保持

剧种的艺术识别度的同时能在语言规范上做

到齐平一律。这种舞台正音的当代实践，在

整体上提高了广东汉剧的艺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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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仙花表演艺术的当代启示

新世纪以来，随着《蝴蝶梦》的成功，李

仙花的艺术实践更加主动和大胆。她主演的

《白门柳》等原创作品，持续地保持着前此成

功的经验，也显示出对于传统的更多出离，甚

至与其曾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有所背违。

例如《白门柳》对于京剧艺术的更多借

鉴，以及偏重于古典文人趣味的题材选择，或

多或少偏离了客家观众对于广东汉剧的惯常

审美。这当然是广东汉剧院的整体发展诉求

所致，同时也包含了李仙花对于这个古老剧

种现代转型的思考。这当然需要时间检验和

艺术评估，却也真实地展现了广东汉剧意欲

快速跟上时代需求的具体实践。在这两部作

品中，基于旦行表演艺术的多元化和综合化，

创造边缘化的女性形象，突破戏曲传统视野

下的女性形象审美，展现现代社会对于女性

更加理性的人文关怀，已然成为李仙花在广

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领域中的核心创造内容。

这也让李仙花积极的艺术实践为广东汉剧进

一步走向理性创作，提供了进行深度艺术思

考的参照。

李仙花不但在舞台上展现其成熟的创造

活力，而且涉足多元媒体对广东汉剧的推广

和再创，将广东汉剧与现代电影艺术进行结

合。广东汉剧历史上曾有过代表性的作品被

拍摄成电影，例如《齐王求将》《一袋麦种》，就

曾以写实的风格，将舞台剧进行了很好的艺

术再现。时隔半个世纪，广东汉剧《白门柳》

《蝴蝶梦》相继被搬上电影屏幕。电影版的两

部力作以电影独特的镜头语言，给予戏曲更

加现代化的开掘，让广东汉剧舞台上的唱念

做打等技艺，转化成电影多重叙事结构中的

情感和精神。

例如汉剧电影《白门柳》采用实景拍摄，

剧中柳如是深夜探视钱谦益，一首【小调】（夜

深沉）以典雅幽静的优美旋律，配合着人物在

传统庭院回廊间的自思自量，既突出了柳如

是极具古典风范的仕女形象，也营造出了安

闲恬静的江南文人环境，这一段演唱可堪与

广东汉剧传统经典剧目《百里奚认妻》“叹沦

落”一曲古调媲美。而在该剧的电影视觉中，

李仙花或男扮、或女妆，都比较贴近人物形象

在不同环境中的身份气质：在竞选花魁中脱

颖而出的柳如是，具有风尘形象而又带着凌

厉风骨；在钱、柳和谐的婚姻生活中，柳如是

则显示出端庄风雅的气度，且饱含温婉柔媚

的气质；在柳如是说情一段戏中，柳如是虽有

几分佻达，但最终展示出了更多开朗和悦的

随性，仿佛元代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为

夫赴险。而柳如是面对家国变乱，一袭青衣，

在练达中不乏沧桑，在沉稳中饱含悲情，为最

终夫妻殊途做了形象的铺陈。这些各具色彩

图4  李仙花在汉剧电影《白门柳》中饰演柳如是

古调仙声：广东汉剧艺术家李仙花的旦行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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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质感，来自电影视觉对于人物多元化

的捕捉，以及在情感节奏中对于视觉形象的

聚焦呈现。这都与舞台表演存在极大的差别。

李仙花在广东汉剧电影中，同样娴熟地驾驭

着对于人物形象的把握，并通过电影特有的

技术手段，将其自身的魅力放大。这些创造

当然也用今天的电影审美趣味对前此汉剧电

影艺术做了又一次超越。

李仙花在传统剧目中，演新了广东汉剧

舞台上固有的女性形象；也在新创作品中，新

演了诸多贴合传统审美的女性形象；更在原

创剧目中，创造了符合现代审美的女性形象；

而且在戏曲借助电影、新媒体进行艺术载体

的转化过程中，创新了同名剧目的表达手段。

扇坟少妇、田氏、柳如是、潘金莲等艺术形象

所张扬的人物个性和时代气质，都成为她用

时代观念来创造广东汉剧新的女性艺术形象

的重要实践。

在广东戏曲界，关注李仙花的戏曲人和

理论家们用“古调仙声”来概括李仙花的创造

实践。这种评价自然包含着李仙花在四十余

年艺术道路上，以《蝴蝶梦》为中心所形成的

表演艺术经验；当然也包括广东汉剧“古调”

在追求现代转型中，李仙花为剧种所进行的

各种现代化的实践。散发在广东汉剧这个古

老剧种中的时代之声、时代之形、时代之质，

都因李仙花自身的艺术素质和独特的艺术个

性，呈现出“仙声”所具有的流派趋向。当然，

是否形成流派，还需要她以及更加齐整的青

年后继人才团队，在更多的艺术作品中来承

载这种成功经验；还需要广东汉剧的观众群

体，在接受与传习她的艺术创造中，来理解、

认可她为广东汉剧所做的有效而独树一帜的

艺术推动。这有赖于广东汉剧旦行表演艺术

在适用她的艺术创造经验时，持续而成功的

创作，精准而有效的传承，深入而理性的宣

传。但无可置疑的是，李仙花在广东汉剧旦

行表演艺术中所达到的高度，拓展了前辈表

演艺术家的艺术范式，并且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戏曲剧种诸多领军艺术家所进行的成功

实践，可以比肩并辔，并且成功拓展了中国戏

曲艺术体系的艺术库存。

笔者在1997年第五届中国戏剧节上，曾

在剧场体验过广东汉剧《蝴蝶梦》的剧场效

应。这部获得过戏剧节七项大奖的作品是李

仙花在扎实的传统基础上，层楼再上的一部力

作。之后笔者又多次观看《蝴蝶梦》京、汉“两

下锅”的创作演出，以及她在中国戏曲学院创

作演出的南戏复原剧目《张协状元》。这些古

风极重的创新作品，都在化用古典意蕴的基础

上，饱含现代品位，极好地展示了演员对于舞

台境界的创造能力。李仙花对戏曲艺术的深

度体会和精彩表现，拉近了广东汉剧与现代社

会的审美距离，也让这个剧种以更为成熟的艺

术姿态出现在当代中国戏曲的前沿创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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